
旧渔网（外一首）
■ 张春玲（浙江）

站在灯塔的半腰
收获满目的碧绿和湛蓝
潮水的热情，穿过拉网式的围栏
在人群中穿梭
这是要寻找谁的脚印？
此刻，我仿佛看见威尼斯利多姑娘
扬帆过海，岛碓建城堡
西洋饮料鼎沸，沥出海水的结晶
鹭鸟甜蜜的歌喉
唱向赛尔码头的风

诗人的心思挂上旧渔网
更如时光剖开几条新鲜水鱼
烟花从暮色中闪出
星空点点汗珠
夕阳熔金
反复熨烫不平静的波澜
陌生又熟悉的马达声……
灌满我的耳朵

眩晕

谁撞击了火星？星花四散
光泽极速消失
黎明前的黑暗
在空空荡荡的躯体中翻滚
天空朝着逆时针的方向转动
脚下的石头也在激烈的摇晃

一只丢失了翅膀的蝴蝶
在风中旋转
深奥的实验室里，灯光灰暗
白老鼠的眼神暴露出
它暗然和虚幻的生活
月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雾色
让柔和的空间，治愈我的眩晕

一张老照片
■ 周雄（江苏）

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小公园里
瘦削的父亲举着相机
将我定格在时光的深处
山间溪水潺潺，鸟语绕着花香
阳光洒落，林影鲜亮
远处草木层叠，山峦起伏
岁月，像一只陀螺
被生活的步履，不停抽打
直到父亲的眼角
一圈圈转出沧桑的年轮
今夜，月光沉入水底
把尘封的年华捕捞上岸
指尖拂过泛黄的照片
小小的我抱着一棵大树
嘴角上扬，露出灿烂的笑容
光阴虽如流水般匆匆逝去
那一帧美好，依旧清晰而温暖

玫瑰的思念
■ 朱永明（甘肃）

玫瑰叶在花丛中摇曳
宛如绿色的波浪
把思念传递给远方漂泊的游子
它让我忘记他乡的孤独
忘记生活的纷扰
却忘不掉,那一缕玫瑰清香
那一朵朵盛开的玫瑰花
是儿时记忆的呼唤
把梦带回
老屋炊烟袅袅的黄昏
只要闭眼，它就在鼻尖
香甜的味道化作暖流
流入游子的心房
滋润着思念的田野

寄语高考
■ 林凯（陕西）

六月的风
带着栀子花香
与千万个年轻人呼吸同频
在一张薄薄的纸上 抚平定论

眼前的路
伤在心里，结成了痂
痂的下面
是更硬的骨头

摔过，跌倒过的同时
也看清了地面的纹路
风会停，雨会歇
那条路 正长

一朵云
■ 伍蓓(江苏)

一朵云
卷舒悠然行了万里
凝赏苍峦起伏翠色凝碧
北荒无垠风吹草低
凝赏沧瀛浩瀚水趣盎然
江南古巷落花和雨
凝赏洱海雪山皑皑月映
泉亭西湖柳浪闻莺
凝赏漓江暮色山水剪影
幽涧飞泉吟啸山林
愿身若一朵云

梅雨季节来临时
■ 娄权（广东）

他奋力奔跑
想把圆润的雨点
甩在身后

他穿越绵长雨季

走进一片晴朗
重回母校的课堂
奔赴一场温暖的捐赠

雨季将至
校园里会长出一朵朵伞花
粉色 黄色 蓝色，还有绿色
伞花下流淌自信、青春的歌

喜悦漫过心房，他微笑
“我终于活成了一束光”

美好生活（外一首）
■ 张渺冲（陕西）

我把生活
写进文字里
拍到视频里
放在记忆里

油腻的街巷变成人间烟火
蒙尘的花也瞬间明亮
人与人的摩擦恰是熟识的证据

我不能不喜欢生活
也不能不喜欢文字视频和记忆

相遇

海边的浪遵守他节律
涯边的岩石层层揉起
你是我不认识的海鸟
着一袭素净的红衣
欢笑着飞来
又飞去
海面上有光柱照着空气

组诗·村庄旧事
■ 廖日春

村庄是一本残缺的画
风卷走了一角，又送来发黄的时令
老灶台沸腾陈年旧事
老人拾起又添新趣
过往的点滴如炊烟般浓淡
母亲有时也唱点小调
姑嫂与针线是河边捣衣的闲话
那株老榕挂着的古钟声音遥远
日夜响在游子的心坎

青瓦

背着太阳落下相思的苦
炊烟升级寻觅散落的云朵
风已凌乱刮过门前沉闷的台阶
青苔爬满母亲光滑的额头
饭甑陈旧了留下岁月的抓痕
这个家，燕子隔了万里也熟悉气息冷暖
时光挽留着时光，

那脚步时有古音的回响
青灯落寂细述针针密缕
异乡孤栖异乡的高楼花草
掸去喧嚣与骚动
穿过云月拂拭青瓦上的尘

石头

叠立神梢扬起山的魂魄
故乡的路是我胸腔蜿蜒的血脉
涛声从脚踝奔向梦的云端
苔藓装饰了岁月的苍老

夜行

不要说黑色是魅影狂恋
会笑的眼睛里豢养一泓水潭
新月眨着半眯缝眼的神秘
夜风抛来碎银三两
往昔的故事掉入泥沼
不老的执念是夜行路征的明月

石榴

榴枝挂满出阁的羞怯
母亲摘来星星滚烫了心思
鸭子抗议着瘦了的小溪
青鸟栖身枝桠满眼落红

做一个蓬勃的人
■ 杨慧（山东）

是风，递来一墙细密的香；
绿荫深处，光斑缓缓游荡。
夏斟得太满，顺着叶脉流淌，
五色米在瓷锅里轻轻发亮。

樱桃捧出玛瑙，枇瓜悬着青芒，
布谷声把节气擦得透亮。
旧花落尽时不必惆怅，
新蝉正爬上垂杨。

此刻我站在斑驳光影中，
接住整个季节垂下的光——
日子要缓缓地过，
人该蓬勃地生长。

罗平油菜花（外二首）
■ 美丽之源（广东）

谁持彩笔绘奇章，泼翠流金漫野香。
峰涌青螺花涌浪，一春浓淡入诗囊。

汉中油菜花

三月秦巴浮翠烟，鎏金泼野到云边。
春风亦解寻芳意，一晌醺然沁客衫。

毕节百里杜鹃

苗岭春深映晓妆，鹃花百里染云裳。
谁家牧笛吹乡曲，唤醒千峰翡翠香。

谷雨
■ 卢鹏翔（湖南）

杨花扑帘春去轻，子规叫雨两三声。
老天不管人闲事，绿满田头未肯晴。

观星寄怀（外一首）
■ 高艳阳（陕西）

夜幕沉沉缀玉珂，微光点点透云罗。
有时翳蔽迷前路，倏尔昭明照险坡。
挑战暗藏新境启，风霜终伴好音和。
人生恰似星途路，闪烁之间气象多。

夕下新程

夕照疏林满浅坡，风摇翠叶自婆娑。
虽逢暮色心犹壮，未改青春志更多。
放眼长天开远路，释怀俗虑净心窝。
今朝正逐青云去，一树朝阳一路歌

风入松·为善（外二首）
■ 施昌林（上海）

一生心迹贵惟真，莫问疏亲。
休于暗室萌邪念，但积善、祸福因循。
造恶根基渐朽，善良光景常新。

休嗤仁厚久埃尘，岁月温存。
深耕善种庭阶下，历风霜、自吐奇芬。
世路纵多磨折，满堂瑞气氤氲。

念奴娇·人民

沧桑正道，问成功密码，民心唯许。
根在人民深厚处，血脉相连乡土。
风雨同舟，共尝甘苦，浩气凌云宇。
江山谁主？一声民意如故。

回首百载风流，平凡人物，皆是人民侣。
锦绣江山谁绘就？大众同心环护。
不可分离，欢歌笑语，共把家园铸。
丰碑巍峨，人民英杰千古。

忆旧游

记宵窗唧唧，暮树啾啾，露静蝉眠。
醉里花阴转，听寒蛩响彻，暗答秋田。
砌下暗惊蛙鼓，声碎荻芦前。
正促织低吟，莎鸡细语，络纬争喧。

流年。忆乡国，看翠减荷枯，落叶相连。
欲问阴晴事，叹蛛丝几缕，曾挂苍烟。
竹阴瘦影归径，月冷雁横天。
怕转眼西风，霜飞草际催客迁。

2012年，纳·达楞古日布、巴特尔合著的《祖
先的印记——鄂托克岩画》一书出版，书中虽对
相关鲁尼文铭文的内容有所涉及，却未能识别出
其文字属性。此后，阿尔巴斯山的古突厥铭文也
未得到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与系统研究。2023
年9月，知名学者勒·胡日查巴特尔联合鄂托克旗
文物局、文联工作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棋盘井镇乌仁都西嘎查阿尔巴斯山黑龙
贵（黑暗）山谷，发现并报道了古突厥鲁尼文铭
文，这一成果随即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同年策・巴特图拉嘎教授经考察，已发现三块鲁
尼文铭文与突厥贵族（阿史德）有关一个印记。

这一阿尔巴斯山古突厥鲁尼文铭文的发
现，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此类铭文遗存的空白，为
研究古突厥民族的迁徙路线、势力范围及其与
周边民族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全新的实物佐证。

经学者初步调查与解读，基本释义为“豹
子门之山沟”。距今约1300年，属于古突厥汗
国时期的铭文。更将古突厥鲁尼文分布范围
进一步向西延伸。此次发现为探讨北方游牧
民族文明的传播与融合提供了新视角，对深化
古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
术价值，也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前，勒・胡日查巴特尔、策・巴特图拉
嘎等著名学者已对相关鲁尼文进行过解读，尽
管他们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都将其释

义为《豹子门之山沟》。经多次实地考察，笔者
不仅直观掌握了铭文的地理环境，还通过细致
观察，形成了对部分铭文的独立解读。鄂尔多
斯高原位于游牧地带和农耕区域的交汇之处，
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地区的文化遗存
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阿尔巴斯山便坐落于
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其山势连绵、地形复杂，为
古代文化遗存的保存提供了天然条件。

铭文所在的附近区域还有不少岩画，内容
包括鹿、羚羊、人面具以及其他动物等。这些
岩画风格古朴、线条流畅，生动展现了古代先
民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岩画与鲁尼文铭
文一同构成了该区域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它
们相互印证，为我们了解古代该地区的社会风
貌提供了宝贵线索。

本文仅聚焦于铭文第一行展开考察与解
读。我们解读为《冷门之山谷平地（toηa qap-
g qud g ）》。其中，鲁尼文“toη”有冷冰冰、冷

峭的意思；鲁尼文“qap g-”表示门、门口，在现
代蒙古语中，“qabqag”有盖子、箱子盖、壶盖的
意思，“qagalg-a”则表示门，这些词汇在如今的
日常生活中仍被广泛使用，这也体现了语言的
传承与演变。

古突厥鲁尼文三大碑铭中提到，其征服范围
曾抵达“qap g-铁门”。“铁门”是中亚著名的险要
关口，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

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突厥碑铭中提
到的“铁门”可能即指这一地区，它象征着军事或
自然屏障。通常来说，被称为“铁门”的地方都具
有战略要地的特点，往往是进出大都市的门户、
商贸往来的枢纽、运输物流的关键节点以及官
府驿道等重要交通要道。7世纪时，突厥汗国与
波斯萨珊王朝曾在此地对峙，玄奘在《大唐西域
记》中也对这一地方进行过描述，其记载进一步
佐证了“铁门”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另外，鲁尼文“qud g ”表达的是现代蒙古
语中“k ndei”的意思，即悬谷、谷地坳沟、山间盆
地。《暾欲谷碑》第27行中出现的“sub qud ”，意
思是河谷平原，这为我们理解“qud g ”的含义
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阿尔巴斯山的黑龙贵之谷还是古代从
于都斤到长安（西安）的重要通道之一。作为
交通要道，这里必然见证了无数的商旅往来、
文化交流和军事活动，铭文的存在或许也与这
些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结合当地地理气候特点，我认为这个铭文
有可能是在秋末冬初所刻。因为阿尔巴斯山
的黑龙贵之谷在那个时候气候较为寒冷，尤其
是悬谷地带，寒冷的特征更为明显。这种寒冷
的环境可能在铭文中有所体现，也影响了当时
人们对该地区的认知和命名。（作者单位：鄂尔
多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阿尔巴斯山古突厥鲁尼文铭文考察有新解
■ 乌日根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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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轰隆隆，清明时节的雷声，打着
滚，翻着跟头，像炮声一样，就这么来了，这是
今年的第一声雷声。

小的时候，一直把打雷听成炮声，不是
吗？雷声有时候是一声，有时候是好几声，像
极了打炮时候的口令“单发射，三发射，齐射，
预备，放”。随后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声，几
声炮响，那场面着实过瘾刺激。所以我就到了
军营成了解放军战士的一员，实弹演习的炮声
隆隆，坦克车轰鸣，步坦协同冲锋，喊杀声阵
阵，总是让我热血沸腾，血脉偾张。这种铁血
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一代代传承的，到我
这里已经传了三代，代代有人步入军营。无论
过了多少年，保家卫国的激情犹在，情怀依旧。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自始至终都是。刷抖
音的时候经常被感动着，也无数次留下了热
泪，甚至有时候哭的一塌糊涂。视频看到长津
湖战役美军向我们的《冰雕连》敬礼，不由自主
喊出了“My God”的时候，看到电影《英雄儿
女》王成喊出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时候，
看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战士90多老母亲去
看望并哭倒在儿子墓碑的时候，眼泪总是会喷
薄而出。我为何总被深深感动？因为保家卫
国的战士是英雄，理应也必须让我向他们致
敬。

再过三天就是清明节了，每到这个时节我
都会祭祖扫墓，每次现场似乎都能听到我的前
辈们在重复着当年战火纷飞的故事。已经去

世的大伯就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大伯
浑身上下被固体汽油弹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
伤疤让人触目惊心，双耳还剩半个并卷曲着，
手指弯曲变形，扭曲的像鸡爪一样。大伯最难
熬的就是夏天，身上大面积汗腺烧伤破坏，排
汗降温受到了极大影响。与他在一起最喜欢
问他打仗的故事，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一边
骂着美国鬼子，一边讲战友的英勇事迹，有时
也会留下浑浊的眼泪，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
们。原来大伯也是感性的人，原来感性也会影
响人的。大伯的大儿子起名“中朝”，二儿子

“中华”。参加抗美援朝是大伯一辈子的高光
时刻，是他一辈子最光荣的经历。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天空飘着丝丝细雨，
东风柔软的让人无力。我第一次到烈士陵园
拜谒了1985年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两位
烈士，他们是我的同村老乡，牺牲的时候只有
19岁。我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一直对他们有
深深的崇敬之情。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去现场
看望他们而惭愧至极。他们中一人是战斗打
响后，以最快速度直插到高地的主峰，搜剿残
敌时，被敌炮火覆盖，壮烈牺牲在 405 阵地的

顶端，被追记一等功。另一人是带伤抢运伤
147名，途中不幸中弹牺牲，被追记二等功。两
位英雄为国捐躯，是全村人的荣耀，邻居们几
十年照顾帮助他们两人的家人，两人的弟弟被
安排了正式工。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
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两位英雄从没有被遗忘，他们还活着，音容笑
貌一直都在。老家因为英雄辈出，代代传承，
因此被称为“红色村庄”。

清明时节，蒙蒙细雨依然笼着烈士陵园，
松涛阵阵中，仿佛听见历史的回响，那些英雄
的灵魂在纪念碑上，正静静注视着这片他们用
生命守护的山河。走出陵园，耳畔的雷声仿佛
又响了起来，与当年的炮声重叠了一起，炮声
和雷声此起彼伏。雷声是炮声？炮声是雷
声？雷声让我们忆起英雄们冲锋陷阵的炮声，
炮声让我们安享和平年代的春雷声。再回首，
陵园一排排的烈士墓碑，挺立着像极了苍翠挺
拔的青松，整整齐齐地依稀看到了他们当年列
队训练，接受亲人们检阅的场景。

清明时节，本文谨以纪念为共和国英勇战
斗和牺牲的英雄们。

一

香港的庙街夜晚，人来人去，熙熙攘攘。穿过一系列美
食摊位，女儿的目光被一个卖小玩具的摊位吸引。

一只简单的中性笔，上边加了一个红色的小拳头，动一
动机关，小拳头就会打出来。

“小美女呀，买一个这个玩具吧，好玩的啦。”一个身穿
雪白运动服，带着深粉色运动帽的“姐姐”说。

玩具不贵，付款买下后，这位“姐姐”和我又聊了几句——
她的家乡在无锡，父亲早年来到香港，在这里生下了她，父亲
早已不在，遥远的无锡家乡里，还有她的堂姐堂妹。

“她们去年来香港玩，五个人过来，我们一大家子在一
起，都哭了好久呢！”“姐姐”的普通话很好，我们都能听得懂。

“你们猜我多大了呀？”她话锋一转。
“五十岁？七十岁？”我们迟疑地猜测着，不是为了讨好

她，确实难猜。她的性格像一个活泼的少女。
“七十岁啦！”她嘟起嘴唇，唇上是厚厚的大红色口红，

隔空给了女儿一个吻。
“小美女，好漂亮哦！”转身她去招呼下一个顾客了。
我和女儿在刚刚的几分钟里，听到了一个家族的故事，草草

几笔，白描出一个女子的大半生，以及她如火焰般的生活态度。
“生如夏花之绚烂。”走到夕阳的平凡人生，也可以盛放

成一首明亮的诗。

二

几天前，在珠海，因为孩子海边玩水，两双鞋子都湿掉
了，所以我带孩子去了拱北口岸负一楼的地下商城买鞋子。

卖鞋子的不知道是一对小夫妻还是小情侣，很年轻的
那种，二十刚出头。

他们很热情地向我们推销着鞋子。
“妹妹，这个款有你要的码数！”
“妹妹，那个粉色的没有，这个紫色也很好看！”
广东人管小姑娘叫做“妹妹”。
我们买了一双鞋子，价钱不贵，鞋子质量很好，男孩子在盘点货

物，女孩子帮我把孩子的鞋子装起来。
他们两个很开心，洋溢着生意做成的快乐。
他们的脸上，还没有生活艰辛的磨砺，也没有中年人世故的算计，

也没有带孩子的疲倦，也没有婆媳或者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矛盾的痕迹。
我羡慕他们的热情和快乐，以及那种一起打拼的青春的气息，希

望这对小情侣的生意兴隆，长久地恩爱下去。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这样干干净净的青春模样，本身

就是一首纯洁的诗。

三

海滩的旁边，有一道海堤步道未开放，长长的。星期天，海滩上布
满了来玩沙子的孩子，有一位男子，背着双肩包，双肩包上拴着一大串
气球。这一大串上有花朵，有笑脸，有传统的圆圆气球。粉蓝嫩紫夹杂
着彩虹色，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由一根孤独的线牵引着。像是一串奇
异的葡萄，又像是一个美妙的梦。

他来来回回穿梭着，孤独地走着，并不吆喝。或许是他身上的清
冷感屏蔽了周围，也没有孩子缠着大人购买。

海堤步道的尽头就是海，无边无际。轻盈的一大串气球在他的背包
上移动着。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或许他仅仅是个单纯的小贩，但是在当
下，他隔离了喧闹和纷杂，带着他轻盈的梦，走到了他的海，去看他的海。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那一刻，他的人生安静成了一首
诗，只给自己看的诗。

有人在灯火里谋生，有人在柜台前相爱，有人在海边守着一串气
球，有人在一旁静静观看、记下这一切。

所谓生活，不过是无数段平凡的人生，彼此擦肩、彼此映照；而每
一段人生，不论热烈抑或清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写诗。

愿我们都学会温柔地凝视他人的故事，也不忘好好书写自己的那一
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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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雷声那雷声 那炮声那炮声
■■ 马计亮马计亮（（山东山东））


